
历史的悲哀有时候竟以喜剧
收场，历史的喜怒哀乐是以历史
人物的性格安排的。

王粲是建安诗文的领军人
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孔融、刘
祯、陈琳、阮瑀、徐幹、应瑒并称

“建安七子”。其实他还有一个身
份一直被历史的目光忽略，那就
是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立法专家。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他从刘
表辖部归附曹操，一直主持魏国
典章制度的确立，用今天的话
说，是曹操身边治国理政的专家
型人才。只是法典不似文学著作
那样可以署名，其法典专家的智
慧埋没于历史的尘封。我读王粲
诗赋，深深地感到他的文学成就
建立在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之
上，如果没有心系天下的理念就
绝没有驰骋一个时代的文学情
怀。王粲在文学殿堂里正襟危
坐，我辈对他肃然起敬，殊不知，
这样一个先师级的人物还有一
个诙谐的搞笑习惯——— 学驴叫。
王粲学得很像，得意时叫两声，
失意时叫两声，叫起来与叫驴不
分伯仲。

王粲少有才学，与他的家族
是分不开的。他的曾祖父王龚、祖
父王畅均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

大将军何进长史。这样的家学气
氛熏陶，迅速提升着他的眼界和
学识。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
乱政，汉室倾覆，14岁的王粲迁居
长安。听说倾朝闻名的大文学家、
书法家蔡邕也居住在这里，即去
拜访。蔡邕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极
善操琴，常被汉献帝请入宫中演
奏，被册封为中郎将。他的女儿即
创作了《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
正在待客的蔡邕听说王粲登门，
慌忙下榻迎接，忙乱中竟把鞋穿
颠倒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说他“倒履迎之”。在座的都不理
解，一个小小少年，何致蔡大人如
此失态？蔡邕说：“此王公孙也，有
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当
尽与之。”蔡邕没有妄说，他家藏
书万卷，虽没有悉数赠与王粲，却
送给他几车。

王粲虽是三公子孙，却不是
纨绔子弟，他志在治国。汉室混
乱，他觉得前途渺茫，遂南下荆州
投靠刘表。刘表是他的同乡，又是
他祖父王畅的高足，号称“爱民养
士”，这一点与王粲的志向相吻
合，他是奔着“士”这一职务去的。
谋士是地方政府的智库，进了这
个圈子，正可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谁知刘表言行不一，取士不是以

智能择优，而是以相貌取舍。王粲
身材短小，相貌不扬，在荆州十六
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直到建安
十三年，刘表病死，曹操趁机挥师
南下直取荆州，王粲说服刘表的
次子刘琮归降曹操，使荆州免除
了一场涂炭。

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样一位
有家国大局观的政治家与驴叫联
系在一起。王粲的驴吼是取乐之
技还是暗讽施政？我找不到合适
的答案。诗家兴比赋，那驴的一声
嘶鸣，不知是抒发做驴的快意，还
是被压抑的抗议？王粲的诗却写
得满腔悲愤，看他的《七哀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
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
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
间……”这是王粲从长安赴荆州
避乱时所作。乱世思国治，国治的
基本标准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长安不安，直到逃出来，“南
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
人，喟然伤心肝”。他的心一直为
在这场战乱中丧生的人流血。驴
子在悲鸣！

可是到了荆州他大失所望，
史载：刘表曾想纳他做婿，后见他
相貌丑陋、身材矮小，就改变了主

意，将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
凯，令王粲闷闷不乐。这种生活细
节被记录下来，固然增加了人物
的色彩，却不是人物的主色调。我
想，王粲有策论之才，博学多识，
岂能为攀附权贵而不乐？他的不
乐更应是壮志难酬的不乐。郁闷
之时，他登上当阳县的城楼，写下
著名的《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
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
兮，实显敞而寡仇……”他在眺望
天下，天下纷争；他在寻找归乡之
途，路途已经阻断；那就寻找前
途，面前一片迷茫。人生最大的苦
闷在于有志难酬，直到魏师压境，
才被曹操重用。然而他也被迅速
卷进刀光剑影的征杀中，以四十
一岁的英年病死于军中。

王粲死后，最哀痛的是曹丕，
“建安七子”的称号就是他封的。
他率领群臣送别王粲。王粲的墓
在济州任城县南五十二里，即今
济宁市内。入葬后，群臣举哀，曹
丕对群臣说，王粲一生好做驴叫，
今即葬，各位可各学一声驴叫，算
是送别！于是群臣一片驴叫。读史
读到此处，我就想，那些学驴的大
臣是窃笑呢，还是悲鸣？王粲的一
生虽是悲剧，却是正剧。唯最后一
幕却是喜剧。

兰老板是朋友的朋友，身材
壮实，皮肤黝黑，长着一张国字
脸，咧嘴一笑，像一轮弯月。

那年，朋友领着兰老板来我
家串门。大家散坐在露台上的藤
椅里。兰老板坐在一角，不怎么
爱说话，笑眯眯地抽着他的烟，
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话……

改天，我请朋友吃饭，顺便
邀请兰老板一起参加。妻子与闺
蜜小屋正在逛街，听我打完电
话，叫上小屋一起来湘菜馆。大
家落坐后，妻子瞥见兰老板与小
屋无意间坐到一块，突然打趣地
说：“哎，兰老板，你跟小屋蛮有
夫妻相，坐在一起般配得很哩！”
兰老板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摸
摸自己的圆脑壳，问：“真的吗？”
说完，竟落落大方地给小屋夹起
菜来，将小屋弄得一脸通红。

“煮的哩！”妻子继续开着兰
老板的玩笑，“好好招呼人家！你
们要真的谈成了，可得送我一条
呢子短裤！”说得满包厢的人哄
堂大笑。

谁料想，就这么一句酒席上
的戏谑之言，竟促成了兰老板与
小屋的一桩好事——— 第二年夏
天，两人就扯了结婚证，后来还

有了粉嘟嘟的小女儿。这年中秋
节，兰老板竟真的恭恭敬敬地给
我妻子送起节日礼品来。开始，
我没怎么在意，兰老板来了，照
例一起聊聊天、喝喝茶。没想到，
兰老板一送就是六个年头，每当
到了春节、中秋，我都会接到兰
老板打来的电话，正式得有些执
着———

“林哥，你在家吗？”兰老板
在电话那头，笑眯眯地问。

“我……在外地……”我嗫
嚅着推辞。

“嫂子在家吗？”兰老板依然
笑眯眯地问。

“好像……不在吧……”我
揣测着该怎么说才合适。

“大姨在家吗？”兰老板吸了
一口烟，不急不慢地问。

“应该……在……吧……”
我终于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眼
瞅着兰老板提着大包小包，气喘
吁吁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老弟，我们年纪差不多，真
不用这么客气，你用不着这样来
回跑啊！”我煮着老家的陈年黑
茶，不无真诚地劝着兰老板。

“没事，过节了，来看看老大
哥，顺便上老大哥这里讨杯茶

喝……”兰老
板擦擦额头
上渗出的密
密细汗，黑红
的脸膛上露
出一缕孩子
般的羞赧来，
笑眯眯地低
头尝着氤氲
开 来 的 黑
茶……

有时，我
挺纳闷兰老
板的这种执着，猜测这是否他老
家的一种习俗。可找他老家的朋
友一打听，人家笑言，也是因人
而异哦。

是啊，整整六个年头、十二
个节日，兰老板活生生将一种习
俗走成了一种仪式，认真得有些
虔诚，执着得有些感人！

时间长了，我有点过意不
去，常要妻子去跟小屋讲：“别再
让兰老板跑腿了，弄得我们跟七
老八十似的。”妻子一脸的无奈：

“可不是吗？跟小屋讲过好多次
了，这小两口硬是不听！”

拿兰老板没辙，隔三岔五，
妻子便买些小孩子穿的衣服鞋

袜，给兰老板的女儿送去。或者
没事便约上小屋，带上孩子一起
去公园玩耍，大家不时聚聚……
慢慢地，两家人竟处得跟走亲戚
一样。

今年中秋节，兰老板依然如
往年一样打来电话，依然来家里
喝茶。其实，我与兰老板没有一
分钱的生意往来，兰老板是朋友
读大学时的一个球友，而这个朋
友是我老家的老乡。有些感情，
开始时很淡，有心去浇灌，渐渐
地，也就浓了。兰老板与我，就如
两条互不相干的河流，若干年
后，不约而同地汇入了同一片海
洋，交流着、奔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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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去刑警队采访，我好奇
于刑警们破案的快节奏。我曾问
过许多刑警是怎样在毫无有价值
线索的情况下迅速破案的，他们
经常说的一个词是“直觉”。我以
为他们说的是玩笑话，其实不然。
刑警干久了真的会有一种天然的
直觉，好似猎人在丛林中能嗅到
野兽的味道。这话是一位年轻的
刑警芦华对我说的，他的破案经
历印证了“刑警直觉”的存在。

芦华是商河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一中队的中队长，在他13年的
刑警生涯里，“直觉”多次为他侦
破疑难案件立下奇功。发生在商
河县的“5·7”抢劫杀人案，就是一
个可圈可点的案例。

时间回溯到2013年5月7日上
午11点，指挥中心接到村民郭某
的报案：在他叔叔家闲置的后院
里发现一具男尸。接案后，芦华带
刑警赶到现场。郭某叔叔的院子
在村子的边上，是个僻静的地方。
郭某的叔叔早就不住在这里了，
平时就由郭某过来照看一下。上
午10点，郭某到院子里拿了些柴
草准备回家做饭用，就在要离开
时，发现后院南墙的沟渠内躺着
一具男尸。惊魂未定的郭某立马
报了案。

经法医鉴定，死者为一中年
男性，身上多处有伤痕，确认是他
杀。但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附
近村民也不认识他。死者到底是
谁？他是如何被害又被扔进这个
常年无人居住的院子里的？查找
尸源是关键。

据郭某回忆，6日下午2点，他
叔叔的亲儿子也就是他的堂弟郭
松曾向他要了老院子的钥匙，说
是要回老院子看看。当时向他要
钥匙时，是一个陌生男子开车带
他来的，但还钥匙时是郭松自己
开车来的。芦华问那位带郭松来
的开车男子是不是被害人，郭某
说当时只忙着给郭松找钥匙了，
根本没注意开车的男子长啥样。

虽然不能确定受害人就是开
车男子，但还钥匙时仅剩郭松一
人就十分蹊跷了，在这偏僻的山
村，一个陌生男子开车只进不出，
他会去了哪里？芦华的直觉告诉
他，受害人就是那个开车男子。

虽然初步确定了受害人，但
还是要用证据说话。芦华和战友
们仔细查看了当时的时间段去这
个村的车辆监控，最终锁定了一
辆临邑县牌照的黑色伊兰特轿
车。通过调取车主李某信息发现，
李某是临邑县一名出租车司机，

照片上的李某正是院内的男性被
害人。经与临邑县公安机关联系，
确系李某在6日中午开车外出后
失踪，家属已经在当地公安机关
报案。芦华的直觉完全正确。

案情似乎明朗了，郭松有重
大作案嫌疑，抓捕郭松的行动开
始了。通过侦查，发现黑色伊兰特
轿车还在商河活动。虽然车子在，
也不排除郭松已经将轿车卖掉逃
之夭夭了，毕竟犯下人命关天的
死罪，逃跑是他的唯一出路。

5月9日下午，刑警们在白某
的院里找到了黑色伊兰特轿车。
据白某交代，他和郭松是一起服
刑的狱友，出狱后也经常联系。郭
松5月7日下午慌慌张张地找到
他，把这辆车卖给他后就走了，具
体去哪里他也不清楚。

郭松会去哪里呢？大家一致
认为是去县城坐长途车离开了。
芦华也是这么想的，“去县城汽车
站蹲守。”芦华的直觉告诉他，郭
松很可能还在那里。

5月10日凌晨，在县城汽车站
周围蹲守了近10个小时的刑警们
有些疲惫，大家忙了好几个昼夜，
又困又乏。为了让大家提提精神，
芦华徒步去对面的快餐店给大家
买点吃的。当他快走到快餐店时，

身边的一个男子正搭乘出租车离
去，芦华看了该男子一眼，他的体
貌特征和郭松竟然十分相似，虽
然芦华没见过郭松本人，但对他
照片上的面部特征早已烂熟于
心。事不宜迟，他马上指挥大家开
车追赶，追出好几里地，终于将出
租车拦截下来。芦华拉开后座车
门的一刹那，后座的人却迅速地
掏着上衣口袋，芦华的动作也不
慢，他一把把那人扯出车外戴上
手铐。问他姓名，那人答郭松。事
后才知道，郭松一直将匕首放在
上衣的右口袋里，遇有危险先摸
匕首，那天怪了，他鬼使神差地将
匕首放在裤兜里了，否则，他一定
会反抗死拼到底的。

经审讯，郭松于5月6日下午在
临邑县城以回老家为名打了一辆
出租车，出租车司机李某把他带
到商河家中，在老家的院子里，他
趁李某不备将其杀害，抛尸在院
南墙的排水沟内，后将出租车卖
给狱友白某。被抓获时他正准备
出逃。此案从报案到破获，前后总
共65小时，案件破得利索又漂亮。

多次和刑警交流后，我终于
明白“刑警的直觉”是什么了，它
不是什么玄虚的东西，而是刑警
对工作的执着和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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